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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五十年  平凡岗位尽责任
○施  工（1970 届工物）

2019 年，施工教授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光阴似箭，毕业已超半个世纪。这几

十年虽然平凡无奇，却还是有些值得回忆

和说道的东西。有的是因为有趣，有的是

一些认识，有的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评

价，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初入职场，有幸进入 200 号

1970年3月上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

子，我结束了四年半的大学生活，搭坐一

辆装了帆布篷的解放牌卡车，驶向位于北

京昌平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开始了我

的职业生涯。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实际上

是一个从事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研究所，

出于保密的需要，起了这个名字来掩人

耳目。而在清华大学，大家习惯把它称为

200号工地，简称200号。一路上心情特别

复杂，既兴奋又夹杂着担忧。兴奋是因为

当时200号刚刚上马了820工程，我有幸参

加这项伟大的工程；担忧的是自己只学了

不到九个月的大学课程，基础课还没学

完，专业课更是一点还没碰呢，能胜任今

后的工作吗？

虞寿鹏老师告诉我，我被分配到三连

三班的控制组。组里同事们热情地介绍

说，820工程是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委

会亲自批准上马的两项核能工程之一，目

标是研究开发建造一座新型的热中子增值

反应堆核电厂。技术非常先进，研制难

度非常大。三连是研究、设计核电厂的心

脏——核反应堆的，三班是研究、设计反

应堆的大脑——反应堆控制系统的。我和

老教师解正国负责液动马达及其射流控制

系统的研制，经常要进城到有关工厂、研

究所调研和联系加工，早上坐班车进城，

晚上赶班车回200号。有一次我独自一人

夜行乘火车到南口站，步行回来时迷了

路，心里真的很害怕。我灵机一动，爬上

一个小山包，四处一瞭望，马上看见了

200号101大厅明亮的灯火，于是直奔灯火

辉煌处，顺利回到200号。

科研工作是辛苦而充实的。经过短短

几个月的工作实践，我的专业知识和工程

实践经验得到很大提升。1966年时我改名

施工，许多人认为我是想当工程师，没想

到工作后真的搞起了820工程。

一不小心，当了老师

正当我在科研路上昂首前行时，命运

发生了改变。1970年秋，清华大学招收了

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称为工农

兵学员。我们三连招了反应堆工程专业70
多人，分成堆物理、堆热工、堆控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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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为了教学，三连抽调了约十人成立

了三连教改组（实际上就是教学组），我

是被选中的人之一。领导找我谈话，问我

是否原意参加一些教学工作，我随口答应

了。没想到以后我就“以教学为主”了，

从工程技术人员变成了一名教师，一教就

是50年。

教书也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新的担心

又出现了。搞科研时我碰到不懂的事尽可

请教老同志，极少会有人来问我，如今当

老师了，每天都可能有学生来问问题。我

们大学只学了九个月的课程，参加工作才

刚半年，经得住学生问吗？幸好实际上困

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工农兵学员文

化基础普遍较差且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时

为照顾大多数，教师讲课时起点较低，且

特别讲究表达方式，使学生容易听懂。这

就使得我这个小助教可以“现买现卖”。

为了当好一名合格的教师，我开始奋力恶

补基础专业知识。从图书馆借来新出的英

文版《核反应堆工程原理》死啃，每天晚

上都坚持读两三个小时。

在教工农兵大学生的七八年中，虽时

常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但与学生们朝夕

相处、教学相长，我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

提高。当教师也使我获得了很多实践机

会，我们200号有很多海军学员，所以我

有机会带海军学员去我国核潜艇研究的

909基地实习；又因为工人学员来自我国

军用核材料生产厂，我有了机会带他们去

404厂实习。我还曾带学生去火电厂和化

工设备厂开门办学，一去就是几个月。在

指导海军学员做毕业设计时，我们还用上

了计算机，这在当年可是很稀罕的东西。

我们用的是清华大学研制的112机，编程用

的是机器语言，人机交互靠电传打字机。

立德树人，探索课程思政

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校工作重返正

轨。经过十年工作磨炼和在职攻读研究

生，我和许多同辈“新工人”一样，终于

能独当一面，从事讲大课等工作了。我主

讲的是本专业的主干专业课“反应堆物

理”，在课程负责人李植华老师的领导

下，我们把这门课建成了清华大学“一类

课”。当时在全校数千门课程中，第一批

“一类课”只有四门，第二批也只有十余

门，我们是其中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教学实践中我们

日益感到德育的重要性，要提高课程教学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德育是当务之

急。但这不单是政工干部和政治课教师

的工作，所有教师都责无旁贷。如何将

德育与业务教学有机结合，而不是生硬地

“贴标签”，我和李植华等老师合作开展

了这方面的研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

究“课程思政”问题。经过发掘梳理，我

们认识到：反应堆物理这门课，与核能、

核武器、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关系密切，

可以很自然地结合历史和现实的事例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制度自信和历

史责任感。核能工程项目需要数以万计的

人参与协作，这一事实可以对学生进行群

众观点的教育；从反应堆物理这一学科的

发展历史，可对学生进行《实践论》观点

的教育；反应堆物理中使用的研究分析方

法，可以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论和唯物辩

证法的教育；教学上的严格要求，可以培

养学生严谨学风；启发式的教育，可以激

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总而言之，这方面

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还研究了课程思政成

效的评价方法。这些研究探索成果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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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论文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和

《北京高教研究》上，并荣获了清华大学

1992－1993年度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

参与系领导工作，管理、教学双肩挑

1994年，我被任命为工程物理系教学

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金兆熊做系里的教学

管理工作。这一届系领导班子上任之初，

面对的是十分严峻的局面。由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大学毕业生由统一分

配改为自主择业，IT产业的大发展和核科

技行业的暂时不景气，以及人才培养方

案和教学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工物

系在招生、专业分流等方面遇到了很大困

难，有些专业方向的课程几乎没有学生选

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出现了下降。由

于多年没有优秀毕业生去核工业部门工

作，社会上对清华的批评日益尖锐。另一

方面，科研方面项目和经费短缺，教师待

遇低，留不住青年教师。

为了扭转局面，系领导班子决心进行

大力度的改革。第一是招收培养核工业定

向生，以确保向核工业和核科技部门输送

高质量毕业生。第二是进行教学科研管理

体制改革，把各个教研组各管各自一摊，

改为系管教学、所管科研。第三是利用教

育部进行本科专业大调整的机遇，真正实

现全系办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三

项任务都是硬骨头。

系领导班子发动骨干教师进行深入调

查研究，开展大讨论，统一了思想。在定

向生培养上，设计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定

向生能受到与普通学生同样好的教育，同

样有免试推荐读研的资格；择业虽受一定

约束但仍可在很大范围内双向选择，兼顾

了学生和定向单位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

取得了很大成功。定向生的培养至今已实

行了28年，为我国核科技部门输送了成千

的优秀人才。全系办一个专业的培养方案

注重基础，重视并强化实践环节，设计了

全系学生必修的专业平台课程，比较彻底

地解决了工物系长期存在的招生、分流困

难问题，并使得我系在其后二十多年中一

波又一波的教学改革中始终处于较主动地

位。系管教学所管科研的体制，为我系抓

住机遇、集中力量攻克大型集装箱检查系

统关键技术提供了人力和体制保障，从此

工物系摆脱了多年的落后状态，一跃为

全校的先进单位，重新焕发出当年建系时

的勃勃生机。何东昌同志兴奋地说，工物

系放了“两颗卫星”：成功培养定向生是

“大卫星”，研制成功集装箱检查系统是

“小卫星”。

在担任系教学副主任的同时，我承担

了大量教学工作。讲授的理论课有“核工

程原理”“反应堆物理数值计算”和“高

等反应堆物理”，还带“反应堆物理实

验”课，教学工作量位居全系教师第一

名，这种情况在工程物理系的历史上是绝

无仅有的。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核工程

原理”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反应堆

物理实验”课也有了很大改进，教学要求

提高了，实验方法更安全了。我系拥有的

全国唯一的次临界实验反应堆装置，在全

系学生的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学

生在本科学习期间都有机会亲自操控核链

式反应和预测反应堆的临界质量，这是多

么难得的机会，为此我付出多少辛劳也是

值得的。

集中精力，深耕教学

在担任系教学副主任七年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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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清华，就从毕业那年说起。1988
年入学清华，1993年从清华毕业，弹指一

挥间，三十余年矣。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

光，渐渐远去了。 

艰难的抉择

毕业的时候，我面临三个选择，分别

是：本科毕业去工作；保送去邮电部科学

技术研究院读硕士；读完中文系科技编辑

双学位。因为我很喜欢诗歌和文学，曾经

很认真地考虑过在本科毕业后再读一年拿

到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位。后来犹豫再

三，觉得电子工程的专业很好，很容易就

业，又正值信息化和通信大发展的前夜，

还是忍痛割爱了。其实，留下读完中文系

的同学也都找到了很好的单位。

另外一个选择是本科毕业直接参加工

作。一般的选择是去各地电信局，电子部

各研究所，邮电部各研究所，中关村四

我提前一年辞去了这一职务，集中精力于

教学工作，并主动要求担任核21班的班主

任兼核2年级主任。“不当系主任去当班

主任”一时传为美谈。有了更多精力投入

教学，我所教课程的教学质量有了进一步

提高，“核工程原理”课一直在课评中获

得高分。研究生课程“高等反应堆物理”

的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基本成熟、完整

了，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较好作用。研究生

们在送我的教师节贺卡上写道：“施老师，

您教会了我们学习！”作为一名教师，学生

对自己工作的认可，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从1970年开始工作到2008年退休，

退休后返聘3年，到期后又干了4年。其间

和其后还担任校、系两级的教学顾问，参

加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担任核工程类

专业认证委员会的认证专家和顾问，同时

担任教育部核工程类专业教指委的顾问，

为提高我国核工程人才的培养水平、让中

国核工业走向世界继续发挥余热，至今

还在不懈工作。这样算来，我已经达到了

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的要求。

2024年1月修订

从清华到江湖
○田战耕（1988 级无线电）

通、联想等公司。我们班的郭亚军同学就

是在学校的双向选择招聘会上被其家乡的

甘肃省电信局一眼相中，招聘人员紧紧握

住郭亚军的手，生怕他跑掉。

经过一番比较，我终于决定去邮科院

读研究生。我本来选择的是邮电部传输

所，这个所主要是研究传输和制定各种国

2023 年校庆返校，田战耕与同学合影。

左起：张翼、李海鹏、任建民、田战耕


